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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占全

水头镇（下）

陆野听见野鸽子说话，几步走过来说：
“打败了敌人，有什么感想？”

野鸽子笑笑说：“没有，就是觉得这回发
大财了，竟然还捞到了三挺机枪。有了这个
铁疙瘩，和敌人打仗就少受那个抬不起头来
的窝囊气。”

陆野说：“晋军的武器配备好，人多弹药
充足。游击队才一百多人，力量还很弱小，我
们绝不可以轻敌。”

野鸽子说：“说归说，但绝没有轻视敌人
的意思。”

陆野喊：“钟林，记得收拾二三十身新一
点的全套晋军服装。”

白钟林应道：“队长，明白。”
陆野说完，牟荣清队长突然坐在地上抱

着冯全福喊：“队长，冯全福挂彩了。”
陆野说：“刚才还冲下山，怎么就挂彩

了？”
牟荣清说：“敌人缴械投降，冯全福突然

倒下。我还奇怪冯全福怎么坐在地上不去打
扫战场，原来是中弹了。”

陆野走到跟前一看，冯全福胸口被大片
鲜血染红了，陆野喊：“全福，全福，你是中机
枪榴弹了吧？”

冯全福断断续续地说：“机……机……机
枪……流……流弹。”冯全福说罢，头一歪，咽
了气。

牟荣清哭着喊了半天。陆野说：“牟队
长，别哭了，我们到村子里买口棺材，把冯全
福埋了吧！”

牟荣清说：“使得，我们这就走。”
陆野、牟荣清他们就在腰庄村买了一口

棺材，找了四把铁锹，两个人帮忙把完整的棺
材板扛了过来。郝金刚、刘卫军、王秋生、张
天星扛着棺材板，拿着铁锹，走到山坡树林里
挖了一个坑，宋兴平背着冯全福走到坑边，牟
荣清插好棺材板，把冯全福抬进棺材，众人抬
着棺材慢慢放入坑中掩埋，并在墓堆上插上
一个牌子：“冯全福同志之墓”。所有的游击
队员在墓前向冯全福同志鞠躬并鸣枪敬礼。

墓前礼毕，战士们拿着缴获来的枪支弹
药集中到路上，陆野说：“所有人员，带上缴获
来的东西整队出发，到水头镇召开祝捷大会，
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一中队照看俘虏的战
士，依旧带上俘虏走在前面。两名受伤的战
士到水头后由地方党组织负责，护送到汾阳
医院手术治疗，伤愈后返回部队。”

陆野安排后，游击队押着俘虏，带着战利
品，向水头镇进发。部队一到水头镇关帝庙，
张来生就带着群众送水送饭，部队在老爷庙
稍事休息，陆野就吩咐李天祥和柳常青往庙

院、村头路边书写标语。陆野刚安顿罢标语
之事，杨思源就走到跟前说：“我们召开紧急
支部会议，研究一下俘虏的处理事宜。”

陆野说：“这就是政委、支部书记的事
了。”

“我们就在戏台开。”
“好。”
陆野跟着杨思源走到戏台，喊来白钟林、

李忠良、马利民、牟荣清，杨思源说：“我们现
在召开个紧急会议，研究一下俘虏的处理问
题。大家说说意见。”

陆野说：“按照南方中央红军优待俘虏的
办法执行应该没有问题。”

杨思源说：“是啊，我们应该完全按照南方
中央红军优待俘虏的办法执行。要知道，俘虏
也是人，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不能
给任何言语上或行动上的侮辱，不能搜查俘虏
兵身上的钱物，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们参加
红军，给予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不
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
民间或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

白钟林说：“就按你说的来吧，愿意参加
红军的，我们热烈欢迎，不愿意参加红军的发
给路费，放他们回去。”

杨思源问李忠良、马利民、牟荣清有甚意
见，李忠良和马利民说没意见，问到牟荣清，
牟荣清说：“狗日的们打死冯全福，就这样放
了，不是太便宜了他们。还发给路费。”

杨思源说：“牟兄应该清楚，这些当兵的
大多是穷人家子弟，不给他们发点路费，恐怕
他们连家也回不了啊！”

杨思源说罢，牟荣清低头不说话了。
陆野说：“今天成立农民协会，让张来生

当主席，如何？”
杨思源说：“我看可以，有必要放群众会

上选举。”
其他几个人都说没意见。杨思源说：“我

们到院子里，先解决俘虏的问题。”
六个人从戏台上走下来，杨思源、陆野站

在俘虏兵前面，杨思源说：“各位，你们丢了什
么东西没有？红军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
谁丢了就报告，我们如数发还。”

俘虏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丢。”
杨思源接着讲：“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红军队伍，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是咱们
穷人自己的队伍。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穷人
家子弟，有的人当兵是家穷，为了挣口吃粮，
有的是被官方抓壮丁抓来的，天下穷人是一
家，欢迎你们参加红军队伍，当然，去留自愿，
我们绝不强求。”

杨思源说完，俘虏们嘀嘀咕咕了一阵，杨
思源说：“愿意参加红军的站出来，我们双手
欢迎。”

杨思源说罢有八九个俘虏兵站了出来。
杨思源说：“不愿参加红军的，发给每人大洋
两块，领了钱就可以走了。”

杨思源说完，柳常青斜挂着挂包背着枪，
走到三十几个俘虏兵跟前，给他们发放路费，
发完路费，俘虏兵感激涕零地说：“长官不但
让我们活命，还给我们发放路费，我们再也不
当兵打红军了。”

水头镇的群众听说红军在腰庄村附近打
了胜仗，很多人放下手头活，赶到关帝庙问候
游击队，庙院内外墙壁上写满了“贫苦农民组
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推翻国民党统治”

“打倒贪官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实行废债务
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院子里
挤满了人，游击队战士分头到群众中去宣传
党的政策，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陆野叫来张来生说：“你也是贫苦农民出
身，听说你在水头镇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威信，
水头镇现在成立农民协会，这农协主席就由
你来担任。”

张来生说：“恐怕当不好。”
杨思源说：“慢慢摸索着来，相信你能

行。”
张来生说：“那好吧，我试着来。”

“那我们就趁人多，召开群众大会，让大
家来选举。”

杨思源说罢，陆野几步跳上戏台，扯开嗓
子说：“各位乡亲，我是晋西游击队队长陆野，
刚才，许多战士和大家讲了什么是红军、红军
的性质和任务。我想大家对我们红军有了一
个初步的认识。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老百姓
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然而，红
军绝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消灭敌人军事
力量外，还承担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
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党的

组织等重大任务。今天我们建立农民协会就
是帮助大家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有了农民
协会，大家在农协的领导下开展抗粮抗租抗
税斗争，开展打击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斗争，
我们就会有翻身的希望。”

陆野继续说：“我提议水头镇农民协会主
席由张来生担任，大家有没有意见？”

台下许多人说：“没意见。”
陆野说：“没意见的请举手。”
台下的所有群众都齐刷刷地举起了手。
陆野说：“现在我宣布，水头镇农民协会

主席由张来生同志担任。张来生，上台来与
大家见面。”

张来生几步走到台上，向台下恭恭敬敬
地鞠了一躬说：“谢谢各位乡亲的信任，我一
定不负大家的希望，向周边农民协会学习，积
极做好咱水头的农协工作。”

半后晌时，游击队给水头农会留了四五
支步枪，带着缴获来的枪支弹药返回驻地。

碾头（上）

水头镇歼敌后的一天早晨，一个穿着蓝
色疙瘩布衣服，一个穿着黑色疙瘩布衣服的
后生喘着气，抹着头上的汗水，相跟着来到西
宋庄，在村口被两个站岗的红军战士堵住。
站岗的战士问道：“你们两个是哪的？大清早
来这里做甚？”

穿蓝色疙瘩布衣服的后生说：“怎么，西
宋庄不是人来的地方？”

门岗说：“人可以来，但好人能来，坏人不
允许进村。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穿黑色疙瘩布的后生揎开蓝布衣服后生
说：“我们当然是好人了。”

穿蓝布衣裳后生低着头说：“我们是好
人，那我就进去了。”

另一名战士堵住说：“你们还没有回答我
们的提问，不能进。”

蓝衣后生说：“你们不是说好人允许进
去，那我们是好人，为甚不让进去？”

黑衣后生赶忙笑着说：“长官，我们是孝
义碾头村人，他叫马润年，我叫武逢春，我们
村里人听说晋西游击队专除土豪恶霸，就派
我们两个前来向游击队报告情况，请求游击
队出手打掉恶霸地主武贵才。”

两个战士笑着说：“明白了，进去吧，驻地
在最大的那个院子里。”

两个后生进了驻地，找到了游击队长陆
野，陆野听见门响，抬头看见两个二十五六后
生站在脚底，问：“你们两个叫甚，来西宋庄找
谁？”

武逢春说：“我叫武逢春，他叫马润年，我
们是孝义碾头村人，来西宋庄找陆野陆队
长。”

陆野说：“我就是，你们找我有甚事？”
武逢春说：“想让游击队为我们碾头村穷

人出气。”
“出甚气？你详细说说。”
“我们村大财主武贵才，依仗他儿子武元

魁在太原的权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群众
恨之入骨。村里人听说红军游击队专除土豪
恶霸，就让我们俩来找寻红军，打掉土豪恶
霸，为我们碾头穷人出气。”

“武贵才在村里吧？”
“在。”
“好。你们回去吧，我们一两天就到。”
武逢春、马润年走后的第二天半前晌，陆

野就带着一中队，去了碾头村，找到了他俩，
两人当即带着陆野的一中队包围了武贵才住
宅。武逢春带着陆野走到武贵才大门口，一
看大门没关，陆野揎了揎厚重的大门，大门里
面倒关了，陆野拧开铁门搭，继续揎门，门依
然不开，武逢春说：“一定是木门插着开不了，
我喊喊管家看行不行。”说罢便高声喊武有才
管家开门，喊了半天，院子里没有任何动静，
气得一边拍打铁门环一边高声喊，再不开门
就用斧子砸了。

一听外面说要用斧子砸门，老管家武有
才带着两名家丁背着枪赶忙跑到门口说：“我
看谁这么大的口气，竟敢用斧子砸门？”

武有才拉开木门插，打开大门，大门口几
个游击队员欻欻跳进来收了两个家丁的枪。
武有才看见进来一伙背枪的人，赶忙走到陆
野跟前说：“长官，人老了，痴脚笨腿怠慢了大
家，请见谅。我是武贵才东家的管家武有才，
请问，你们来武家有事？”

陆野说：“我们是晋西游击队的，找你们

东家武贵才。”
武逢春指着陆野说：“这是晋西游击队陆

野陆队长，还不快带陆队长进去？”
武有才赶忙弯腰鞠躬，做出请的手势说：

“陆队长请进。”
武有才把陆野他们迎到厅房，提着铜茶

壶沏茶倒水。
陆野说：“怎不见你们东家武贵才？”
武有才说：“东家夜来后晌出门了。”

“去哪了？”
“东家走时很匆忙，甚也没带，安顿我看

好家门，他去介休走走亲戚。”
“亲戚在介休城里还是村里？”
“我知道他介休有亲戚，但不知道具体在

哪。”
武逢春说：“陆队长，武贵才一定是听说

游击队要来打土豪躲起来了。躲到哪，管家
肯定晓得，我觉得这老东西不说实话。”

武有才说：“陆队长，你别听武逢春瞎说，
我是真的不知道。”

马润年拿着一根架绳走过来，把绳子搭
到武有才的肩膀上说：“老东西，快说，再不说
不要怨我们动硬的。”

武有才害怕再不说就要受皮肉之苦，只
得说：“润年，不要胡来，我说。”

马润年使劲抓住武有才的头发说：“快
说，不说吊房梁。”

武有才吞吞吐吐说：“润年，一村一社
的。别这样，我说，我说。武东家到介休张兰
镇了。”

陆野问：“武贵才张兰镇的亲戚是谁？”
武有才挠着头皮说：“东家走时说了个名

字，让我再想想。”
武有才低头想了片刻，抬起头说：“想起

来了，东家的姑舅叫李昌兴，在张兰镇开了一
家当铺。”

陆野说：“谢谢老管家，我们这就去张兰
镇找武贵才。剩下的红军战士，今的晌午饭、
黑间的吃住就由你来负责。”

武有才说：“没问题。陆队长，张兰镇驻
军不少，千万得小心。”

陆野说：“晓得有驻军，小心点就没事。
你给我们找几身衣裳吧。”

“好，你稍候，我这就去找。”
武逢春、马润年也说：“陆队长，你就放心

地去吧，还有我们两个帮忙照顾。”
武有才出去找寻衣裳，陆野叫来野鸽子、

郝金刚、王秋生三个队员，让他们跟他一起去
介休张兰镇找寻大财主武贵才。陆野刚安排
好，武有才搂来两身东家的绸子单长袍、两顶
礼帽、一把扇子、两身武贵才儿子穿过的夏
衣。陆野、野鸽子穿了绸子长袍，郝金刚、王
秋生穿了武贵才儿子的黑色裤子、白色衬衣、
外套料子布衫。野鸽子穿上绸子长袍显得有
些宽大，就和管家要了一根长丝带拦腰扎住。

陆野安顿好部队，未吃晌午饭就急匆匆
地带着野鸽子、郝金刚、王秋生直奔张兰镇而
去。到张兰镇时天已黢黑，陆野他们从西门
进入镇子，通过镇子中心两层高的昆央楼，走
进主街南侧的一个切馏则饭馆，要了四大碗
切馏则，野鸽子看着桌上特色菜推荐纸上写
着张兰驴肉，喊叫掌柜的切一碟子，不一会掌
柜的就端着驴肉碟子放到桌上，野鸽子拿起
筷子吃了一片说真香，好吃。掌柜的要进去
做饭，陆野拉住说：“掌柜的，向你打问个人。”

掌柜的拿下肩膀上搭着的毛巾，擦了擦
脸说：“你打问谁？”

“当铺掌柜李昌兴住在哪儿？”
“李昌兴当铺在东街中间，牌子上写一个

‘当’字的店铺便是。他家就住在当铺北面，
具体在哪个院，我也没去过，不太清楚。”

“谢谢掌柜的，你忙去吧。”
吃了蛋柿切馏则面，四个人顺街往东走，

野鸽子说：“这街道店铺怎一家比一家凸出一
截？”

陆野说：“我也是头一回见这种街道，幌
子都在凸出的外墙上，大概是为挂幌子和招
牌方便吧！”

往东走了不长一段，就看见突出的外墙
布幌上写着一个“当”字，他们紧走几步，走到
店铺门口，推推大门，大门已关，店铺里灯亮
着，窗口的小窗门闭着，四个人离开大门，走
上圪台，敲敲小窗门，小窗门开了，里面伙计
说：“你们要当东西吗？”

陆野说：“不是，我们找李昌兴掌柜。”
“李掌柜已经回家了。”
“他家住哪儿？”
“你们和他甚关系？”


